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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鹏程

风雪天，
暴雨天，

拉练长途脚不闲，
官兵战暑寒。

首八环，
再十环，

百步穿杨身不凡，
佩花迎笑颜。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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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倩仪

炎炎夏日，昼长夜短，一早就被窗外
的虫唱唤醒。拉开浅色的窗帘，绿植入
眼，夏风入怀。

清晨的夏风清清凉凉，沁人心脾，把
屋内浊气一扫而空，乃名副其实的清风。
走在栽满桂树与芭蕉的小路上，自在地呼
吸着清新的空气，任凭清风在发梢与指间
流窜，神清气爽。凉风轻轻晃动树上的枝
叶，如同一个清秀灵动的姑娘对它微笑着
诉说一段款款情话。早起的人骑车在树下
穿梭，被夏风裹挟着，带着一天的希望奔
赴工作岗位。

及至午间，艳阳高照，火辣辣的阳光
像一道道利剑，仿佛能刺穿世间万物。出
门在外，热得难耐，便期待刮起一阵夏
风。左等右等，终于等到了它。可夏风也
有了脾气，一改早晨时的轻盈温柔，风里
带着火气与热浪。

到了傍晚，夏风方收敛脾气。夏日晚
风淡定从容，有种历经沧桑后的平静。它
不疾不徐，抚过一张张在黄昏中移动的

脸。河堤上，行人三三两两地走着，晚风
将他们的袅袅私语传得很远很远。竹枝摇
曳，别样风情。一河碎金，渔夫在风中沉
默着，重复着往日的打捞。打捞起新的希
冀，打捞起一段段往事。

不知是不是心理作怪，总觉得夏日少
风。寒冬有多讨厌风，炎夏就有多渴望
风。等来的往往是微风，杯水车薪。

夏风性格极端，平日里微微吹拂，一
旦被激怒，便狂风骤起，摧枯拉朽，令人
生畏。我家住南方小城，近海，每年都会
被台风吓唬好几回。它像个武功奇高但脾
气古怪的世外高人，有时提前达到，瞬间
制造一片混乱，叫人应接不暇；有时说好
了要来，偏在半道上改航，或者干脆撤
退，让人虚惊一场。

一到夏天，人们就喜欢到山间避暑。
草木繁茂，山花绚烂，流水潺潺。山间的
夏风是凉爽之中带着丝丝甜味的，有泉水
的甘甜、野果的清甜和山泥的腥甜。难怪
有人说：“山间夏风最是解暑撩人。”

我最难忘的，是那一趟夏日江南之
旅。我在午后来到兰亭，来到了王羲之与

一众友人玩曲水流觞的文雅游戏之处，坐
在一块蒲团上，随手拾起一根树枝，在泥
沙地上随意写几个字。忽而夏风起，送来
阵阵荷香，夹带着一种古朴悠远的味道。
沉醉在夏风里，有那么一刹那的时间，我
感觉眼前一黑一亮，仿佛穿越千年时空，
回到了古代，听到了热闹的谈笑赋诗声与
举杯畅饮的欢乐之声。

也喜欢到海边去吹吹夏风。海边居民
说，不必刻意晒太阳，只需被海风一吹，
皮肤就会变黑。但夏日海风依然魅力不
凡，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总觉得，海风
沾染了大海的性情，咸咸的、涩涩的，具
有极大的包容性。吹着柔软的夏风，踏着
柔软的细沙，被柔软的浪花轻揉疲惫的双
腿，满腔的忧愁烦恼顷刻间烟消云散，脚
步越走越轻盈。

夏风无形，多变，却也多姿多彩，配
得上“值得”二字。夏风入怀，入心入肺。

（作者系广东省肇庆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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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君甫

女儿朵朵放学回家又拿了奖状，骄傲地说：“妈妈快
看，我的奖状快贴了一墙了！”看着这些奖状，我的思绪一
下子回到了多年以前。

多年以前，乡下的老家还没有砖墙，家家户户盖房用的
都是加了麦秸秆的泥巴墙，讲究的人家还会用报纸糊墙。一
来可以防止碎土掉落在床上，二来可以装饰、美化墙面。糊
了报纸的墙面再也不是寒酸贫苦的模样，瞬间变成了包罗万
象的广阔世界，可以让我们心骛八极、神游万仞，还可以让
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早上不想起床的时候，我就裹着被子、歪着头看报纸上
的字，发黄报纸上的一切“旧闻”都是乡下孩子最热切的盼
望，还不识字的年龄却对眼前的横平竖直充满着好奇和热
情。

我一个个地指着问父亲：“这是什么字？那是什么字？”
父亲从不厌烦，一遍遍地教我，偶尔遇到他也不认识的，父

亲就会捧出他更为古老的宝贝——四角号码查字的字典，查
到之后再告诉我。

小小的我，对墙上的报纸和父亲的字典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父亲指着墙上的“人、口、手”教我，而我经常故意在
墙上的报纸密密麻麻的字里找一个很复杂的字来“考”父
亲，父亲不仅不生气，还表扬我“有心、用功”，父亲说：

“啥时候你能把报纸上的字读个一小半儿就好了……”
于是，从一面墙开始，父亲开始教我认字，今天认十

个，明天认十个，积少成多，慢慢地，我可以认识一些标题
了，再后来，我可以看懂一句话、一段话、一篇“旧闻”。

父亲“考”我的时候，总会问我“什么字怎么写”，我
就火速在已经“读”了无数遍的墙上找那个字，顺利找到的
时候，我就会骄傲地告诉父亲：“就像报纸上这个字一样
写。”父亲欣慰地微笑，就像老农看着自己精心种下的小苗
在渐渐生根发芽一样，他已经在畅想收获的季节。

自己家里的墙“读”完了，父亲就带着我串门，看别人
家的墙上贴的是什么，因为有一份未知的惊喜在里面，去别

人家串门并“读”人家的墙，是我童年时代最奢华的记忆。
于是，我“读”了李大娘家贴了年画娃娃的墙，“读”

了张大哥家贴着的明星照片和风景照，还读了陈大婶家贴了
半墙奖状的墙，从“墙”开始，我以认字为荣，以拿奖状为
动力，直到那一年我的第一张三好学生奖状被父亲郑重地贴
在了墙上。

墙上的奖状越贴越多，父母的笑容也越来越舒心。一张
张，一排排，贴满了一面墙的奖状，就是独特的家庭风景和
文化。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从瓦屋的缝隙里射过来，洒落在
金色的奖状上，仿佛梦想都在闪闪发亮。

如今，老家拆迁，童年时“读”过的墙早已经不复存
在，丰富过我童年记忆的“墙上风景”也已经荡然无存，但
我依然记得人生识字“墙”上始的奇妙无穷。

（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通辽市文学爱好者）

路过童年的“墙上风景”


